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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字元章，北宋著名书画家，与蔡襄、
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又与其长子米友
仁合称“二米”。米芾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最
终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无论正史还是
野史，都没有发现米芾、米友仁父子在寿州任
职、游历或途经的明确记载，而明嘉靖《寿州
志》（安徽文艺出版社）不仅说到米芾，还说到
其长子米友仁。

在《寿州志·人物纪》“名贤”类（即地方贤
达、知名人士）中，宋代人物列有米芾。该志
说，米芾“字符章”（应为“元章”），“为文险特，
善书画。累官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为文
险特”的意思是，写文章追求风格奇崛、险峻而
独特；北宋淮阳军治所在下邳县（今江苏省睢
宁县古邳镇），与历史上治所设在淮阳县（今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淮阳郡无关。

《人物纪》中紧接米芾的人物就是米友仁，
职务是“敷文阁学士”。敷文阁是北宋灭亡后，
南宋高宗专门设立、负责搜集收藏其父宋徽宗
书画作品的机构，后来职能逐渐转变，专司国
家藏书的校勘和整理。

《寿州志》的记载仅此而已，也没有说明米氏
父子在寿州有何活动。我们从魏平柱《米芾年谱
简编》（《襄樊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中发现了
线索。公元1101年至1102年间，米芾以正八品

散官奉议郎的身份充任“江淮等六路发运使”属
官。发运司驻地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统辖
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
南路、荆湖北路的漕运事务，而沿淮河至正阳关
入颍河，再经蔡河至东京，是淮河漕运的重要线
路之一，属于发运司管辖范围。米芾作为发运司
属官，可以接受上司委派，在辖区内执行漕粮督
运、物资调配、监察地方等公务，沿途州、县官府
必须无条件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公务支持。

公元1101年，米芾与儿子米友仁、米友知
合作，用十天时间摹刻了一本王羲之的《兰亭
集序》，世称《三米兰亭》。因此，《寿州志》所记

“二米”同时在寿州出现，只可能是在这一年。
时年米芾51岁，其长子米友仁只有16岁。

米芾来寿州有何公干？我们试从《寿州
志》另外两条记载中寻求答案。芍陂（安丰塘）
是春秋楚相孙叔敖在寿县修建的水利工程，与
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
利工程。芍陂利用地势引淠水及涧水汇集成
湖，以水门调控水量。明代芍陂设36座水门，

《寿州志·山川纪》“渠、堰、陂、塘”部分详录了
芍陂各水门的名称和流向，其中有“大香门，灌
至米家台、高庙五十里”。《山川纪》“古迹：城、
池、台、阁”部分还记载，米家台位于“正阳西”，
并特别强调“相传米芾所筑”。

这两条记载说明，北宋时期芍陂灌区仍是
漕粮的主要产区。米芾来到寿县，最大的可能
便是执行公务，即为提高当地漕粮产量，督导
整修灌区输水渠道。工程结束之后，米芾在正
阳关修建了一座台。按照《辞海》释义，台是一
种“高而平的建筑物，一般供眺望和游观之
用”。后人认为其具有纪念意义，遂将此台命
名为“米家台”。

另外，淮南紫金砚制作技艺始于汉代，盛
于唐代，现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寿县
和八公山区同时申报。米芾作为书法家，性格
狂放不羁，爱石如痴，有“米颠”之称。砚为石
制，米芾同样爱砚成痴，曾作《砚史》。传说米
芾担任书学博士时，宋徽宗命其用御案上的端
砚书写条幅。书写完毕，米芾以该砚已被自己
使用沾染为由，跪请赏赐。宋徽宗笑而应允，
米芾喜不自胜，抱砚而去。

苏轼也是书法家，且与米芾交好。苏轼曾
从米芾那里借得一方琅琊紫金砚，临终前嘱咐
儿子以此砚陪葬。米芾听说后，急忙索回，并
写了一帖，婉转地说：这种传世之物，怎能与已
经涅槃、修成正果的圣洁之人的遗体放在一起
呢？米芾惜砚如命，不禁让人产生联想：或许
他久仰寿州紫金砚盛名，便借携子公务出差之
机，顺道来寿州寻求名砚。

米芾为何来淮南
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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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青年画家，亦是签约作家，蔡忠纹游走
于绘画与文学两个领域，扎根淮南乡土，用文字
描摹故土的风物人情，多篇作品斩获文学奖项，
长篇小说《风中的蒲小英》更是把淮南的城郭乡
野、市井烟火铺展于纸页之间，让更多读者透过
文字看见真实鲜活的淮南。

美术教会他凝视生活，写作则为他提供了
情感抒发的出口。土生土长的蔡忠纹，始终将
创作的目光投向脚下这片土地。“我不擅长凭空
杜撰，便只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人与事，记下普
通人的悲欢与底色。”在他看来，淮南的土地与
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宝
库。

散文《关于淮南的蒙太奇》《嫦娥，别来无
恙》均斩获重要奖项。不同于大众想象中仪式
感满满的写作场景，蔡忠纹的创作往往随性而
真切。《关于淮南的蒙太奇》中的《姑姑的月光
裤》一节，完全取材于身边真实往事，没有半点
虚构；《嫦娥，别来无恙》则是雨夜里有感而发，

两小时一气呵成。在他心中，获奖只是外界给
予的掌声，真情实感才是文字的内核；脱离真实
的辞藻，再华丽，终究只是空中楼阁。

长篇小说《风中的蒲小英》里，寿县古城、田
家庵区、潘集区等淮南地标频频出现。在蔡忠
纹眼中，这并非刻意堆砌地名：寿县的古韵、潘
集区的乡野、田家庵区的烟火，都是他成长记忆
的一部分。书中人物本就生活在这片淮水之
畔，他不过是如实落笔，记录日常。不少读者读
完他的作品而心生向往，慕名来到淮南。

“淮南于我，就像母亲。这里有历史文脉，
有豆腐美食，也有厚重的工业根基。武王墩古
墓静静伫立，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也将落地淮
南，让更多目光投向这里。”蔡忠纹说，再多的文
字描述，都不如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感受它的魅
力。倘若有人因自己的文字奔赴淮南，便是文
字最好的归宿。

面对本土企业抛来的合作橄榄枝，蔡忠纹
认为，合理的商业联动是推介家乡的新路径，但

文学的底色不能被商业裹挟。他希望以写作者
的身份，把淮南人文风物与本土好物一同推向
全国，这既是荣耀，更是一份责任。

对于“本土创作者吃家乡红利、被地域标签
束缚创作”的说法，蔡忠纹有着清醒的认知。他
表示，自己从不刻意美化故土，不回避生活的多
面性，笔下人物只是恰好生长于淮南。“风物有
边，人心无边，又何来局限一说？”

绘画的专业底色，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字表
达。多年研习美术，让他对光影、质感、细节格
外敏感。写文章如同作画，他描摹场景光线、人
物样貌与陈设，让读者阅读时有身临其境之感。

流量与口碑纷至沓来，蔡忠纹始终保持清
醒。“市场认可不等于文学成就，流量只能作为
参考。”写作漫长而寂寞，他感恩读者喜爱，仍谦
卑前行。生活中的他热爱烟火日常，做饭、弹
琴、画画、写生，简单自在。谈及未来，他的规划
朴素而坚定：“继续写淮南吧。别的，交给时
间。”

笔墨绘淮土 文心寄故乡
青年创作者蔡忠纹：以文字凝视淮南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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